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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候鸟星级“加油站”的飞禽、走兽和人
来自盐城湿地和大丰麋鹿保护区的绿色报告

▲勺嘴鹬。   李东明摄

▲盐城世界自然遗产地示意图。  受访者供图 ▲鹭天野鹿。  杨国美摄

本报记者邱冰清、陆华东

　　海风吹动芦苇荡沙沙作响，盐城黄海湿地的草丛、光滩和沼
泽一望无际，落日的余晖洒落海堤。滩涂的狼尾花开出花穗，泥
滩上留下麋鹿清晰的蹄印，夕阳把水塘染成鲜艳的红色，麋鹿和
白鹭就这样静静相伴。
　　乘坐小型电动游览车进入麋鹿保护区的人工驯养区，在一
大片草地之间的溪水中，发现了麋鹿群。它们在水中嬉戏，在路
边进食，悠闲自得，十几只白鹭在麋鹿周围盘旋飞翔。
　　即便和麋鹿保持几十米的距离，还是被机警的它们发现了。
伸出胡萝卜，它们缓缓走来，随着距离的缩短，不断用前蹄试探，
确认安全后，才抬起头颅，“贪婪”地吃起胡萝卜。
　　秋意洒落在滩涂湿地上。苇花白了，盐蒿红了，成群结队
的候鸟起伏其间，像是在一大块红毯上跳舞的精灵。几只东方
白鹳从水塘边飞起，追逐那盐蒿草的“火焰”，追逐那海边“风
车”叶轮转动的金光。它们向高处飞，向远处飞，向草木树林最
茂密处飞，翅膀掠过一片丰沛的水泽，缓缓降落在保护区核心
区的树丛中。
　　严寒冬日，一群丹顶鹤编队掠过。嘹亮高亢的鸣唱，在广袤的
湿地回荡。丹顶鹤有细长的双腿和优雅的长脖子，洁白的羽毛配
上黑色的“燕尾服”，再加上头顶一抹朱红，优雅地走起“模特步”，
美得有些“高傲”。舒展翅膀时，其毛色黑白相间显得秀逸、潇洒，
纺锤形的身体，修长的腿，构成最富有魅力的曲线。
　　与丹顶鹤结伴前来的，还有各种灰鹤、白鹭等水鸟。这些身
姿优美的禽类，时而以秀逸的姿态掠过连绵的芦苇丛，时而在水
中上演捉鱼大戏，让人怎么看也看不够。
　　 2019年，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 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
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
国第 54 处世界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自然遗产
空白。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枢纽

  盐城黄海湿地位于黄海生态区南侧，是太平洋西岸和亚洲
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型湿地，也是黄海生态区内面积最大

的连续分布泥质潮间带湿地。黄河、长江等河流携带入海的沉积
物在特殊的水文条件和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泥滩、沙
滩、沼泽等生境（生存环境）。这里拥有全世界最特殊的海底沙脊
群，被称为“海上迷宫”：有 70 多条水下沙脊，相互之间有深槽
相隔。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区域，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拥有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潮间带滩涂。落潮时，潮滩贝类资源丰富，如泥螺、文
蛤等，水边线附近鱼虾丰富，是迁徙鸟类的重要食物。潮间带滩
涂、沼泽和浅水为很多鱼类、甲壳类物种提供产卵和育苗栖息地。
　　遗产地范围主要包括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部分区域、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境、盐城条子泥市
级湿地公园和湿地保护小区，总面积 188643公顷。
　　遗产地有 680 种脊椎动物，包括 415 种鸟类、26 种哺乳动
物、9 种两栖动物、14 种爬行动物、216 种鱼类，以及 165 种底
栖动物等。大量鸟类聚集依赖于此，它们在这里换羽、越冬、觅
食、繁衍等。尤其是潮间带的泥滩，吸引了众多鸟儿。
　　潮间带和沿海系统最引人注目和最为明显的保护价值在
于，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路线中不可替代的枢纽。而
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路线则是世界上受威胁最严重、同
时也是拥有最多濒危鸟类物种甚至是极度濒危物种的路线。
　　遗产地拥有 17 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的物种：1 种
极度濒危物种，5 种濒危物种，5 种脆弱物种和一些受威胁物
种。其中勺嘴鹬、小青脚鹬等尤其依赖于提名地及周边地区。

提供“救济粮”的“加油站”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四季因为鸟类热闹
非凡。这里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交界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
富，留鸟、冬候鸟、夏候鸟和旅鸟在此聚集。这里既可以作为鸟类
的繁殖地也可作为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每年，丹顶鹤、东方白
鹳、黑脸琵鹭、灰鹤等许多候鸟都要克服严峻的自然考验、长途
的飞行距离，谋求种群的生存与繁衍。
　　以丹顶鹤为例，西部迁徙种群每年 9 月份从俄罗斯、蒙古和
我国的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陆续出发，途经吉林、辽宁、河北、山
东等地，抵达江苏盐城。保护区资源管理与保护科管护站站长陈
国远告诉记者，如果是春季“直飞”，10 天左右即可抵达，但对于
秋季迁徙的鸟类而言，它们在北方寒潮的推动下，需要多次“经
停”中途的迁徙停歇地，最长的需要两个月左右才能飞抵终极越
冬地盐城。
　　今年 10 月 24 日，保护区发现首批抵达的 8 只丹顶鹤。“前
期几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抵达，当温度降至零下摄氏度，就会集
群越冬。”近几年大约每年有 300 到 600 只丹顶鹤在保护区越
冬。工作人员预计，在 12月中旬，越冬丹顶鹤将陆续到齐。“这里
‘老客户’不在少数，有只左腿受伤的丹顶鹤，我们在 2017 年、
2018年和 2019年都观察到它在保护区越冬。”
　　越冬地丹顶鹤的每日主要活动就是“吃饭睡觉打豆豆”。每
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左右，冬候鸟多飞到保护区核心区外的其
他区域觅食，这一天吃饭、休息大多在白天的觅食区活动，直至
傍晚归家。不同于有些“挑食”的小鸟只吃单一食物，丹顶鹤可谓
杂食性动物，鱼虾、农作物的种子、草本植物等照单全收。吃饱喝
足，鸟儿或休息，或打斗，或梳羽，好不惬意。
　　下午四五点左右，鸟儿从不同方向飞回保护区核心区夜栖
地。有的呈人字形，有的是一字型，有的两两结对……在鸟界“航
道线”上有序飞行，互不干扰。晚上夜栖时，选定靠水的“地盘”
后，几乎全部站立式休息。丹顶鹤是呈“金鸡独立”式，将喙埋入
翅膀下休息，但时刻保持警戒状态。
　　当东南风吹起，天气变暖，候鸟们开始顺着气流迁徙。它们
慢慢起飞，在天空盘旋、鸣叫，最久的要盘旋 1小时之久，一方面
表达自己对越冬地的恋恋不舍，一方面召唤自己的同伴们。当升
至一定高度，集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是丹顶鹤离开的时候了。
“早晨九十点钟左右离开。”陈国远说。
　　保护区科研科工作人员张亚楠告诉记者，一年四季在此记
录到的鸟类大约有 415种，每种鸟各有各的“脾气”。丹顶鹤好奇
心很重，很温顺，但一般和人保持 300 米的安全距离，越冬时喜
欢和灰鹤混群活动；勺嘴鹬最喜欢和红颈滨鹬待在一起，想找勺
嘴鹬可以先寻红颈滨鹬；如果发现水上有一只鸟突然消失，然后
从十几二十米远处钻出来，基本上是䴙䴘无疑……

迁飞路变为幸福路

　　申遗成功的第二天，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副主任陈浩给保护区首任主任打了电话，告诉老主任这个好消
息的同时感谢他当年对于划分保护区范围做出的努力。“没有他
坚持对保护区核心区的严格保护，维持其生态特征，就没有今天

的自然遗产地。”
　　在保护区核心区内，除采取物理隔离栏、开挖隔离河道等
保护措施外，视频监控 24 小时“站岗”，5 架无人机“守护”。为
防止附近风电场对回归鸟儿造成干扰，保护区还安装鸟类监
测雷达，努力不侵占鸟的飞行通道。诸多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
让茫茫滩涂变成一级管控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么多年来，最
明显的感受就是保护区内人少了，鸟多了。
　　 30 多年前（注：1983 年 2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
江苏省盐城地区沿海滩涂珍禽自然保护区），当地鸟类盗捕行
为较为猖獗。尤其对野生丹顶鹤的伤害引起了政府重视，下定
决心成立保护区。
　　保护区成立初期，当地居民非常不理解。“保护区附近都
是渔业乡镇，当地人喜欢在此捕鱼，采、取滩涂资源，挖一些贝
类、小螃蟹等，一些人觉得打鸟也不犯法。”保护区成立初期就
参加工作的老员工说，随着环保观念的逐步提高和生计问题
的解决，当地老百姓才慢慢理解支持保护区的工作。
　　在中国东部沿海寸土寸金的经济发达地带建立保护区，
更大的困难在于，周边社区、企业经济发展对保护区的一次次
冲击，保护和发展之间该如何协调。
　　“有一年，保护区附近要建设一座污水处理厂。由于厂房
建设、管道铺设会破坏保护区生态，在坚决反对下该项目作
罢。”老员工告诉记者，在中国沿海开发如火如荼的那些年，保
护区巨大的土地资源是各方觊觎的“蛋糕”。

　　令保护区人自豪的是，保护区设立以来，面积 34 万亩的
核心区一直保持着最原始的生态环境。据统计，保护区内有动
植物 2200 余种，每年有近 300 万只候鸟迁徙中途休息在此
地，季节性居留和常年居留的鸟类达 50多万只。

“湿地明星”勺嘴鹬

　　标志性的勺形嘴、略显呆萌的外表、超强的飞行能力、极
其濒危的数量……提起“湿地明星”勺嘴鹬，众多摄影师、鸟类
爱好者都会兴奋不已，渴望着寻觅“芳踪”、一睹“真颜”。
　　李东明，盐城本地人，在湿地边长大。十年前，原本经营图
片社生意的他，决定加入“鸟人”行列。了解到勺嘴鹬极度濒
危，李东明很快将自己的镜头聚焦勺嘴鹬，进行长期跟踪
拍摄。
　　 2010 年，李东明在条子泥第一次拍到勺嘴鹬，自此一战
成名，成为国内鸟类摄影爱好者圈子里的“勺子王”。这种极罕
见的鸟儿，李东明最多的一次，在条子泥观测到了 60多只。
　　想拍到勺嘴鹬并不容易。“它非常敏感，动作幅度稍微大
一点，它就会觉察飞走，必须保持合适的距离，而且得一点点
靠近。”为了拍到勺嘴鹬，在泥滩上一趴几小时是常有的事。
　　李东明往往凌晨三四点就出发，一拍就是一天，常常日落
才回家。在他看来，勺嘴鹬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不去
拍，总感觉生活中少了点什么。

　　除了辛苦，拍摄勺嘴鹬让李东明感受最多的还是乐趣。
“别看它有点呆萌，行动起来非常灵活。捕起食来也很聪明，先
用小铲子形的勺子嘴敲一敲、震一震泥滩，把小螃蟹、小鱼虾
惊动出来，然后再把送到嘴边的食物轻松吃掉。小家伙特别喜
欢有小坑的地方，因为坑里的食物不容易跑掉。”李东明说。
　　“希望自己拍摄的照片能引起社会关注，更加重视鸟类保
护，更好呵护勺嘴鹬这个物种。”据李东明介绍，勺嘴鹬的濒危
等级比国宝大熊猫还要高，保护刻不容缓。
　　如今的李东明，已从最初的拍摄和观测，到成为鸟类保护
志愿者，他的拍摄为勺嘴鹬研究和论证提供了大量的图片
资料。
　　相关数据显示，勺嘴鹬全球个体数量约为 360 到 600 只，
超过 50% 的勺嘴鹬会来到盐城东台的条子泥觅食、换羽，停
留时间长达 4个月左右。李东明相信，未来这里的保护将会更
好，这片土地也将真正成为勺嘴鹬等珍稀鸟类的天堂。

镜头之下的麋鹿传奇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这一世界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麋鹿，似马、似牛、似驴、似鹿，俗称“四不像”。它自古被称
为吉祥之物，却命途多舛；它具有 300 万年悠久的生命历史，
却在数百年的时期内几度濒临灭绝。
　　清末，南海子皇家猎苑中最后的麋鹿饱受战争苦难，流落
海外；1920 年前后，麋鹿在中国绝迹；直到 1986 年，英国决定
赠送中国 39头麋鹿放养在大丰自然保护区，麋鹿才得以重新
“回家”。
　　 1986 年，39 头；2020 年，逾 5000 头。短短 30 多年，一度
绝迹中国的麋鹿，来到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不
仅种群成功保存，而且数量快速增长。如今，大丰麋鹿种群数
量已占全球 60%。
　　保护区成立于 1985 年，1997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占地面积 4万亩，是世界最大的麋鹿保护区。
　　 1986 年 8 月 14 日，39 头麋鹿，从英国伦敦飞抵上海虹
桥机场，再被卡车运送到江苏大丰。
　　出生于江苏大丰小海镇小洋村的杨国美，正是在这一年
担任大丰县（现为大丰区）副县长。
　　他上任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麋鹿拯救工程，并负责
筹建麋鹿自然保护区。
　　常年穿着下水裤，或蹚河取景，或在芦苇、狼尾草中拍摄，
肩扛三脚架，一待就是好久……这是杨国美最常有的姿态。
　　因为分管农业，杨国美常带着花了自己一个半月工资购
买的“傻瓜相机”拍摄农业生活。麋鹿来了以后，因为经常和保
护区工作人员同吃同住，杨国美自然而然地把镜头对准了
麋鹿。
　　“很多人没看过麋鹿的长相，如今麋鹿回来了，就想让更多
人知道麋鹿到底长啥样。”他拍摄的第一幅麋鹿照片刊登在当
地的《盐阜大众报》上。此后，他手中对准麋鹿的相机再也没放
下过。
　　提到麋鹿，杨国美有说不完的话：雄性有角，雌性无角。雄
麋鹿体形较大，体重约 200 公斤；雌麋鹿体重约 140 公斤。它
们每年换毛两次，夏季为棕红色，冬季呈灰褐色。
　　麋鹿的胃口很大、嘴巴挑剔。将玉米青贮切碎、储存、发
酵，能稳固原有营养的 80%-90%，再加一些豆饼、麦麸等，就
是冬天麋鹿的口粮，一头麋鹿一天的生活费是 20元。
　　麋鹿还是游泳健将，因为曾横渡长江，唐代诗人王建写过
“麋鹿渡江虫出穴”。不仅如此，它们还很胆小怕人，一旦感知
有人靠近，撒腿就跑。
　　这些都为杨国美的拍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夏天，顶着烈日，穿着长裤长袖，扎紧领口、袖口，扛着三
脚架，踩着高靴，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湿地里，脚下随时可能
有蚂蚁窝、蛇等。冬天下雪是拍摄麋鹿的最佳时间，杨国美要
穿着捕鱼的下水裤，在沟、湖纵横间踏水而过，还要防止陷入
泥滩上不来，拍完后衣服、三脚架上都有了冰块。
　　“找到麋鹿就不容易，拍到麋鹿就更难。想拍麋鹿正面更
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绕道而行，同时隐蔽好，不让它发现。”一
身迷彩服、一双高筒靴、一条下水裤、30 多斤的摄影器材，30
多年寒来暑往，杨国美陪伴着麋鹿初回故土、第一头幼崽诞
生、几次成功野放、夏季的鹿王争霸……他用镜头记录了麋鹿
的多彩与传奇。
　　为了麋鹿，他放弃了两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一辈子留在了大
丰。75岁的杨国美至今仍每个月去保护区好几趟。麋鹿成为他
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拍摄麋鹿也成为他人生中最有意义
的事情。
  “一个人一辈子做成功一两件有意义的事就很高兴。只要
腿还能走，手还能拿相机，眼睛还能看得见，我就会一辈子拍
下去。”杨国美说。

申遗后的诸多思考题

　　湿地申遗成功，将助推候鸟保护科普宣传，深化人们对湿
地的认识，增强保护意识。同时还将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标准
的湿地保护，有助于提升中国在生态环保领域的国际形象。
  下一步，分类、规范化地保护管理，以及如何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成果将是重要课题。
  “我们将向国际一流自然保护区看齐，加大投入力度，提
升管理能力，让保护区成为更多鸟、兽、鱼的理想栖息地。”陈
浩说。
　　申遗成功后，很多人都认为当地旅游大有可为。可吴其江
不太谈旅游。申遗成功的兴奋之后，他忙碌依旧。自 2016 年
起，他担任盐城市黄海湿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至今。
　　面对记者，吴其江念出他记在笔记本上的诸多“思考题”：
一、申遗成功的意义是什么？二、成功申遗后，下一步怎么办？
三、在盐城这片湿地，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究竟应该是什么关
系……
　　“曾经有人认为保护区面积太大，影响发展，希望能够缩
小保护区面积。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将沿海湿地‘留白’，进行最
严格的保护。”盐城市委书记戴源表示，经过三十余年的坚守，
湿地保护正成为盐城社会各界的共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由“两难”向“双赢”加速转变，守护湿地的生态文明理念已融
入当地，成为城市地域文化的重要涵养。
　　盐城在“为鸟让路”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周边居民的生存
与发展。除了给予生态补偿金，当地还将发展遗产地生态旅游
等，反哺当地居民及湿地保护。
　　“未来，我们在继续严格保护湿地的同时，还将坚持绿色
发展，以成功申遗为新的契机，加快盐城产业转型，吸引高端
人才和绿色产业，让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戴源说。
                    编辑刘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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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  杨国美摄

▲麋鹿与候鸟。  杨国美摄


